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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说动词“说”的语法化考察

喻　薇，姚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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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汉语普通话中言说动词“说”的８个义项分属言说行为、言说成果和言说标记三个不同领

域，具备多种语用功能。对比方言及其他语言可知，“说”的语法化方向和结果并非孤例，但有些语言中存

在现代汉语没有出现的功能。“说”的指向由具体泛化到抽象以表示多种不同功能是其基本演化方向。

“说”的语法化经由高频使用、语义漂白、重新分析、转喻机制及主观化和交互主观化等多种动因推动，符合

语言发展的整体趋势，具有类型学意义上的参考价值和研究意义。

〔关键词〕　说；语言对比；语法化路径；动因机制

〔中图分类号〕Ｈ１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２０９６３１３０（２０１８）０２０００７１０

犱狅犻：１０．３９６９／犼．犻狊狊狀．２０９６－３１３０．２０１８．０２．００２

　　０．前言

“说”作为汉语核心行为动词之一，在历朝历

代都属于最常用的基础词汇。虽然不同时期义

项的数量和语义有所区别，但现代汉语与古代汉

语的一脉相承性使该词的发展继承多于突变。

据《现代汉语词典》（第７版）、《现代汉语八百

词》、《辞源》（修订本）、《辞海》（第６版）等，“说”

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主要有动词和名词两种用

法。作动词时可指称具体的表述动作，或是表解

释、责备或介绍等义；可重叠，可带“了、着、过”；

可带名词、动词、形容词或小句作宾语。作名词

时指言论或主张。《现代汉语八百词》中指出

“说”有一种作为习用语的用法，如“说是、说的

是、我说呢”，但并未展开具体说明。

以往对“说”的研究成果多从汉语本身出发，

方言及其他语言的对比研究相对较少。本文旨

在通过分析“说”在现代汉语中的语义及功能特

征，对其分布和演变特征进行归纳和阐释，并从

跨语言层面考察该词的语法化发展路径，以揭示

推动该词语法化进程的动因及机制。

本文汉语语料主要来自北大语料库（ＣＣＬ）、

北语语料库（ＢＣＣ）、国家语委语料库、朱氏语料

库，以及现当代文学作品，部分为网络语料及作

者自省；其他语言语料主要来自语言共性档案

库、在线语法集、ＷＡＬＳＯｎｌｉｎｅ、语法化的世界

词库（ＢｅｒｎｄＨｅｉｎ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２）、其他语言字

典、文学作品以及个人征询等。

１．现代汉语中的“说”

本文在语料库中随机选取了５００条现代汉

语语料，其中“说”共出现５８１次。通过整理和归

纳我们发现目前现代汉语中“说”一共有８个不

同义项，分别是：（１）说、讲，表示具体的言说行

为；（２）解释、说明；（３）游说、劝说；（４）批评、责

备；（５）说合、介绍；（６）言论、说法；（７）一种特

定的文体；（８）充当话语标记。根据各义项具体

应用，可归为言说行为、言说标记和言说成果三

个不同领域。

１．１言说行为领域

“说”的８个义项中，（１）—（５）表述各种具体

动作，可以归入言说行为领域。

（１）乘客中有位中年妇女自告奋勇出来说她

是医生。

（２）《道德经》总共不过五千言，但却以其论

“道”之深、说“德”之精，穿透了中国思想文化几

千年的发展历史。

（３）老头子，大女儿每天坐在电脑前写东西

到半夜，我担心她的身体，我说她，她不听，你去

说说吧，她最听你的话了。

（４）我参加了师兄师姐的答辩，发现很少有

人不被说的，你就傻笑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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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在例句（１）中表述具体言语行为“说、

讲”，标明说话者与听话者之间的实际动作，是现

代汉语中“说”的本义和最常用义。例句（２）中，

“说”作为与前面的“论”并举对照的成分，采取了

互文的修辞格，“论‘道’”与“说‘德’”合在一起理

解为“论述和说明‘道’和‘德’”，这种表达方式也

证明此处的“说”具有“解释、说明”的意义。李宇

明（１９９８）指出，单音节动词重叠式可表尝试义，

在例句（３）中，说话者先说明面对的问题“大女儿

每天坐在电脑前写东西到半夜”，再表明自己的

看法“担心她的身体”，于是试图“说”她，显然是

想劝说女儿听取自己的意见，可是女儿不听，于

是要求听话者“说说”吧，希望听话者能够通过劝

说使女儿听话。

程琪龙（１９９３）、邢福义（２００４）、范晓（２００６）

等都曾经指出，被字句中主语多为受影响的对

象，或与受损语义有关的实体，而谓语多表示客

体所遭受的“不如意、不希望”或“受损”语义倾向

的动词，即“失义”、“损义”动词较易成为被字句

谓语动词，造成被字句多为遭受型，基本表义倾

向为拂意。由此可见，例句（４）中“说”作为“被”

字句的谓语，显然表明主语作为“说”的承受者受

到了某种程度的损失，即受到了批评或是责备。

言说行为领域里有一种用法比较特殊，请

看：

（５）刘泽起告诉第一财经，现在农村不少人

家都买车了，但就算有房、有车，也说不着媳妇，

因为“光等着‘人’了”。

此义项首次出现在明代话本小说中，但目前

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较为罕见，５７５５４７７条语料

中仅有５１２条属于这一义项，且多为有方言色彩

的表达，如“说媒”、“说媳妇”等，往往后接特定名

词构成半固定短语充当句子成分。

１．２言说成果领域

这一领域内主要包括指称所说内容及专指

某种特殊文体两种用法。例如：

（６）会诊会议开了一个多小时，竟然众说纷

纭，莫衷一是，没有一个真正可以马上实行的主

意。

（７）许渊冲的诗译“三美”说

在吴剑锋（２０１１）看来，用言语行为转指该行

为产生的结果是认知上的转喻导致的。因为动

词所表示的过程与其最终产物之间存在着直接

的因果关系，可以认为两者存在广义上的原

因———结果关系，由此过程成为心理上访问产物

的最佳参照点，这一演变是符合“原因转喻结果”

的认知模式的。也就是说，言语行为“说”是原

因，由这一行为产生的言辞样式或文本方式则是

结果，例（６）即可证实此种用法。

此外，“说”从言说动词发展为文体类型是经

历了认知角度连续两个转喻阶段发展的结果。

首先从最初的指称具体言说行为的动词经由原

因———结果的发展过程名词化为指称所说内容。

而因为当人们为了某种特殊交际目的而实施的

特定语言行为派生出相应的言辞样式后，经由认

知上的整体———部分之间的对应关系，人们则很

自然地将原本指称言说行为的动词用来指称对

应的言辞样式。一旦这种特定的言辞样式或文

本形式被约定俗成地确定为某类文本的“类名”，

形成了特定的问题惯例，并且由于使用范围的扩

大而最终确定下来后，由言说行为发展为文体类

型的演变则最终完成。需要注意的是，此义项目

前在现代汉语中多用于文章标题，如例（７）。

１．３言说标记领域

言说标记领域内包括作为话语标记的语素

“说”及含有“说”这一语素的各类话语标记。单

独使用的话语标记“说”特征比较明显。例如：

（８）说沈阳有个小姑娘，就因为长的不漂亮，

投了一千多份简历，一份工作都没找着。

据玄癑（２０１１），出现在句首的“说”属于客观

叙述标记词，引出全句，标明所引导的属于客观

叙述内容，与说话者的主观意愿、推测、情感无

关。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用法目前看来有一

定的地域和文体限制，多出现在东北方言和较为

夸张的表演环境中。

孙利萍（２０１５）曾从语篇功能角度对言说类

话语标记进行探讨。她指出，言说类话语标记具

备话题功能、信息来源功能、推论功能、阐发功能

和注释功能。如：

（９）据说禅师们常常将弟子逼到某个领域的

死角，然后要他们各觅生路。

据李晓琪等（２００６）的研究，“据”偏向于对客

观看法的引介，可以使后述内容更有说服力。可

见，“据说”具有引证功能，说话者为了增强表达

的可信度，往往会引证他人证实自己观点，而“据

说”作为引证标记，其功能在于表明所说信息来

源、出处，或是表明引用数据证实信息真实性或

可靠性。这种向听话者传递信息来源或获取方

式的功能，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动态的互动交际

活动，乐耀（２０１３）称之为引述类传信标记。例句

（９）中说话者使用“据说”这一标记，只是为了向

听话者表明后述信息为自己从他处获知，具有一

定可信度，但并不代表本人意见。

１．４语义分布及语用功能

我们对不同言说领域的义项进行整理后发

现，各领域的义项分布很不平衡。其具体数据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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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表所示，请看：

表１　现代汉语中“说”的各义项分布情况

领域 言说行为 言说成果 言说标记 总计

出现次数 ４６４ ２５ ９２ ５８１

占比（％） ７９．８６ ４．３ １５．８４ １００

以８个义项分别归入的三个不同言说领域

为分布层面进行统计，可以看到，言说行为领域

总体占比接近八成，具有绝对优势。言说标记领

域虽紧随其后，但仅占全部语料的１５．８４％，而

言说成果领域则仅占４．３１％。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分布比例不同，但分属

不同语义领域的某些义项具有类似的语用功能，

如言说行为领域内有义项可以表示对他人言语

的转述，请看：

（１０）我国老将姜荣在世界杯赛上也夺过这

一项目的冠军和世界杯总决赛第３名，但教练们

都说这是个最有希望，又最没把握的项目。

言说标记领域内同样有话语标记可以用于

表述引用或是传信义。例如：

（１１）她额头很宽耸，据说这种人聪明。

“说”表述具体的言说行为，既可以用于指称

说话者自身行动，也能用于指称他人的行动。对

于他人言说内容的引用可以以直接引语形式呈

现，也可在说明言论发出者后以间接引语形式呈

现，如例（１０）。在孙利萍（２０１５）看来，“据说”强

调的并非言说动作本身，而是表明信息来源，是

说话者对命题信息可信度和可靠度的一个主观

说明。由可插入其他成分的较为松散的构式历

经词汇化凝结成词，“据说”最终语法化为专职转

述传信标记，具备传信功能（施伟伟，２０１７）。

此外，言说行为领域内有义项可用于表示不

同成分／小句间的从属关系，如下例：

（１２）近来，日本有的新闻媒体报道说“文部

科学省要彻底推翻宽松教育的提法”，“小学的综

合学习时间也可以用来上英语课”等等。

言说标记领域内也同样有话语标记可以标

明小句，如：

（１３）当时我才十六岁，如果说参加革命，又

太年轻，如果说静止不动，又嫌太大。

丁健（２０１５）指出，“说”作为言说行为动词

时，可以充当标句词，后接直接引语或间接引语，

也可以充当同位语从句标记。例句（１２）中“说”

的后引小句就是对媒体报道的直接引用。而根

据李晋霞（２００５）的分析，连词“如果”和“说”结合

为假设标记，可引导小句或分句，尤以谓词性小

句为多见，例（１３）即是典型。

２．古代汉语中的“说”

我们对历时语料进行了整理分析，排除作为

通假字的用法后，发现不同言说领域中“说”的出

现次数和占比可如下表所示：

表２古代汉语中“说”的各义项分布

时期 言说行为 言说成果 言说标记

上古汉语

出现次数 ３２０ １８７ ０

语料总数 ６３４ ６３４ ６３４

占比（％） ５０．４７ ２９．５０ ０

中古汉语

出现次数 ３３０ ８３ ０

语料总数 ４２０ ４２０ ４２０

占比（％） ７８．５７ １９．７６ ０

近代汉语

出现次数 ４２３ １０１ ５２

语料总数 ６１１ ６１１ ６１１

占比（％） ７４．９６ １６．５３ ８．５１

　　 从表２中可以看出，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

程中，“说”的义项分布情况有了较大的发展和改

变。稳定不变的是言说行为领域，从上古汉语时

期占比一半到中古汉语时期的接近八成，再到近

代汉语时期略有回落，虽然所占比例有所变化，

但这一领域的义项始终未曾消失，可以说是言说

动词“说”历经数千年发展最为稳定的核心用法。

上古时期的“说”具有高谓性，可以受状语成分修

饰，后接宾语可以出现，也可以省略。如：

（１４）诸牙门亲兵亦咸说此语，一夜传相告，

皆遍。（《三国志·魏书二十八·锺会传》）

（１５）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

不咎。”（《论语·八佾》）

演变趋势与之相反的是言说成果领域。这

一领域所占比例持续下降，从最初的近三分之一

到最后的仅有１６．５３％，降幅几近一半。由现代

汉语的分布情况可以看出，这一下降趋势一直延

续到现在。这一领域内的“说”具有典型的名词

特征，可以直接充当主语、宾语，能够受定语修

饰。如：

（１６）秦王闻若说，必若刺心然。（《史记·

苏秦传》）

单独使用或与其他语素合并构成各种话语

标记是“说”后期新兴的用法，最早出现在元明时

期。明代小说中收录了大量当时口语，作为话语

标记出现的“说”因此首次正式出现在书面记录

中，从此一直保持着上升势头。由于其形式多

样、功能繁复，使用频率不断升高，已成为现代汉

语中“说”的重要用法之一，近年来也已成为研究

者关注的焦点。

（１７）却说曹真连日望羌人消息，忽有伏路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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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报说：“蜀兵拔寨收拾起程。”（《三国演义》）

虽然“说”在古代时期以实义表达为主，多用

于指称具体的行动及行动内容或结果，但是语义

逐渐虚化，由实义发展为偏重展现语用功能的现

象已有出现。请看以下几例：

（１８）俗说孝明帝时，尚书郎河东王乔迁为叶

令，乔有神术，每月朔常诣台朝。（《风俗通义》）

（１９）旧说云，天子之德，光明如日，规轮如

月，众辉如星，瞮润如海。（《乐府诗集》）

（２０）说有个浙江司郎中徐公，甚是通融，仰

且好客。（《初刻拍案惊奇》）

（２１）却说黛玉同姐妹们至王夫人处，见王夫

人正和兄嫂处的来使计议家务，又说姨母家遭人

命官司等语。（《红楼梦》）

正如我们在前文指出的，“说”在现代汉语时

期可以用于表达如引用、传信、标句词等语用功

能，类似情况在古代汉语时期同样存在。例

（１８）、（１９）分别表明后述内容引用自其他信息来

源，体现引用和传信功能，而例（２０）中出现在句

子开头的“说”则具有话题开启功能，标记一个新

话题的开始。例句（２１）出现了两个不同的“说”，

第一个“说”属于话语标记领域，具备标明小句、

转移话题等语用功能，而第二个“说”则是对王夫

人和来使话语的转述，属于言说行为领域，指称

具体行动，同时作为标句词体现引用功能。

３．方言及其他语言中的“说”

出于言语表达和沟通的需要，“说”在大多数

语言中都属于核心词汇，适用范围广，使用频率

高。虽然与现代汉语普通话相比，不同现代汉语

方言及其他语言中表“说”义的动词语法化方向

和结果有同有异，但据 ＢｅｒｎｄＨｅｉｎｅ和 Ｔａｎｉａ

Ｋｕｔｅｖａ（２００２，２０１２），各种语言中能够表述“说”

的言说动词发展演变形式存在某种程度的类似，

存在某些相同的语用功能。当然，在汉语方言或

其他语言中也有一些现代汉语普通话并不存在

的演变。

３．１相同的功能

从言说动词演化为标句词是语法化的一条

常见路径。产生了这种语法化过程的语言比较

多，例如本巴语（Ｂｅｍｂａ）中－ｔｉ由动词发展为宾

语小句从属连词。

本巴语（Ｇｉｖóｎ，１９８０）

（２２）犪－犪－犲犫犲犾犲犪－犪－狋犻狌犿犪狀犪犪－

狀犱犻犪－犪－犻狊犺犻犾犲．

他－ 过去时－ 说 他－ 过去时－ 说朋友－

我的 他－ 过去时－ 来

他说：我的朋友来了。

（２３）犪－犪－犲犫犲犾犲狌犽狌－狋犻狌犿犪狀犪犪－狀犱犻

犪－犪－犻狊犺犻犾犲．

他 过去时－ 说 不定式－说朋友－ 我的 他

－ 过去时－ 来

他说我的朋友来了。

例句（２２）、（２３）中可以看到，ｔｉ从表示具体

言说行为的动词发展为形式标记，标明后述宾语

从句的语法地位，起到区分主句与从句的标志作

用。

泰语（Ｔｈａｉ）中也有类似的发展。请看：

泰语（Ｍａｔｉｓｏｆｆ，１９９１）

（２４）

第一人称：单数 连词 还 否定 确定 说分词

去 能 或 不

我还不能确定我能不能去。

根据Ｓａｘｅｎａ（１９８８ａ，１９８８ｂ）、Ｈｏｌｍ（１９８８）、

Ｅｂｅｒｔ（１９９１）、Ｌｏｒｄ（１９７３，１９９３）、Ｍｕｙｓｋｅｎ ＆

Ｖｅｅｎｓｔｒａ（１９９５）、Ｆｒａｊｚｙｎｇｉｅｒ（１９９５）和 Ｋｌａｍｅｒ

（２０００）等人的研究成果，皮钦语和克里奥尔语中

同样出现了由言说动词发展为标句词的演变趋

势，由此可见，表“说”义的言说动词由具体的言

说行为动词语法化为标句词并非汉语独有的发

展演变。

表传信义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也是言说动

词“说”语法化的结果之一，张安生（２００７）指出，

西宁回民话（青海汉语方言）同样有表“说”的言

说动词语法化为表“听说”义的传信标记的现象。

例如：

西宁回民话（张安生，２００７）

（２５）钢笔坏下了说。（听说钢笔坏了。）

例（２５）中的“说”不表述任何实际语义，而仅

作为标明所说内容来源的标记出现，具备传信功

能。此外，羌语（藏缅语族）中ｊ－ｊｉ的变化也体

现了类似的语法化发展方向（ＬａＰｏｌｌａ，２００３），

台湾闽南语（Ｔａｉｗａｎｅｓ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Ｍｉｎ）中ｋｏｎｇ

也由表实际语义“说”语法化为听说信息传信标

记（Ｃｈａｎｇ，２００８）。

除了汉语方言之外，其他语言也表现出同样

的演变方向，但数量不多（ＢｅｒｎｄＨｅｉｎｅ，ｅｔａｌ．，

２０１２）。如英语中的ｓａｙ：

（２６）犜犺犲狔狊犪狔／犐狋犻狊狊犪犻犱狋犺犪狋犺犲＇狊犪犿犻狊犲狉．

（《新英汉大辞典》）

例句（２６）中将Ｔｈｅｙｓａｙ与Ｉｔｉｓｓａｉｄ互释，

充分说明此处的ｔｈｅｙｓａｙ没有实际语义，仅为说

明信息来源，体现并非说话者主观判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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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ｙｓａｙ从最开始的人称代词与言说动词的结

构逐步虚化，实际语义脱落，成为半固定结构表

说话人从第三者／他人处得知的信息，具备传信

功能，最终发展成为听说传信标记（Ｇｉｖóｎ，

１９９１ａ）。莱兹金语（Ｌｅｚｇｉａｎ）中也存在由言说动

词发展为传信义的演变，表“某人说”的ｌｕｈｕｄａ

发展演化为－ｌｄａ／Ｌｕｈｕｌｄａ，成为听说传信标记

（Ｈａｓｐｅｌｍａｔｈ，１９９３）

成为引用标记是言说动词语法化的又一演

变方向，谷峰（２００７）和张安生（２００７）的研究证实

古代汉语中的“云”及现代汉语方言中的西宁回

民话“说（着）”同样具备引语功能。而其他语言

中同样能找到例证。请看：

（２７）ここは"

国时代の城?だと言（い）う。

据说这里是战国时代的城堡遗址。

日语中“言う”可用“と”格用于引用句，表示

对非说话者本人言论的引用，其引用的内容既可

以是完整句，也可以是非完整句。引用句中的谓

语动词可以采取意志形或命令形（沈宇澄，

２００９）。纳马语（Ｎａｍａ）中 ｍīī与ｔｉ组合后字面

意义表“这样说”，语法化后语义逐步虚化组成ｔｉ

（ｍｉ）成为直接引语标记。各语言中言说动词语

法化为引用标记的现象，许多研究者都有详细的

描写，如Ｌｏｒｄ（１９８９，１９９３）对库萨西语（Ｋｕｓａｓｉ）

及库萨尔语（Ｋｕｓａｌ）中的ｅ、萨拉马卡克里奥尔

英语（ＳａｒａｍａｃｃａｎＣＥ）中的ｔａá、苏里南克里奥

尔英语（ＳｒａｎａｎＣＥ）中的ｔａｋｉ，以及西非皮钦英

语（ＷｅｓｔＡｆｒｉｃａｎＰＥ）中的ｓｅ 的相关研究。

Ｋｏｅｌｌｅ（１９６８）、Ｓｅｉｌｅｒ（１９７７）、Ｍａｔｉｓｏｆｆ（１９９１）、

Ｈａｓｐｅｌｍａｔｈ（１９９３）和 Ｋｌａｍｅｒ（２０００）等人也都

有比较详尽的描述和分析。

３．２不同的功能

有些汉语方言或是其他语言中，表“说”义的

言说动词还能或是对现状进行说明，或是以说这

一具体言说行为来达成某些目的，或是标明对所

说内容的不确定性，因此在某些语言中出现了以

下几种发展：由言说义“说”发展为表“原因”义、

“条件”义、目的格和比拟格。而这些发展演变结

果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尚未出现。

首先，根据Ｌｏｒｄ（１９９３）、Ｈｅｉｎｅｅｔａｌ．（１９９７）

和Ｓａｘｅｎａ（１９８８ａ，１９８８ｂ）等人的研究，表“说”这

一语义的言说动词由单纯的实义动词发展演变

为表原因的从属连词的演化过程可以看作是另

一过程的例证，即具有某种显著语义特征的过程

动词可通过语法化形成表示小句连接的语法标

记，现代汉语方言汕头话（闽方言）中“稰”即发生

了由言说义动词到原因标记的演变，例如：

汕头话（施其生等，２００６）

（２８）我原谅伊稰介是一时糊涂。

我原谅他是一时糊涂。

由例（２８）可以看出，“他是一时糊涂”是导致

“我原谅他”这一最终结果的原因，“稰”表明前后

成分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原因标记。

其次，经由语法化路径，言说动词“说”同样

可以发展演变为引导条件小句的语法标记。在

拉祜语（Ｌａｈｕ）中，表言说义的ｑ由“说”逐步发

展出“如果”义，可作为语法标记引导条件小句。

例如：

拉祜语（Ｍａｔｉｓｏｆｆ，１９９１）

（２９）狀ó－狏犲犮狇，狀à狋ù狏犲狔ò．

第二人称：单数 指示词 吃 如果生病 小品

词 小品词 小品词

如果你吃那个，你就会生病。

“你会生病”是满足假设条件“吃”后会发生

的预估后果，ｑ作为条件标记出现在“吃”后，标

明小句地位。伊多马语（Ｉｄｏｍａ）中的ｋａ，加族语

（Ｇａ）中的ｋ演变为ｋ，巴卡语（Ｂａｋａ）中的ｐｅ

都体现了这种语法化现象（Ｌｏｒｄ，１９９３）。塔芒

语（Ｔａｍａｎｇ）中的ｐｉ则是在和ｓａｍ“如果”组合

后才表示“如果有人说”，成为条件标记（Ｍａｔｉ

ｓｏｆｆ，１９９１；Ｌｏｒｄ，１９９３）。

再次，言说动词在发展出从属连词功能后，

还可能进一步扩大适用范围，除了引导宾语从句

外，还能引导目的小句，从而具备目的格功能。

埃维语（Ｅｗｅ）中 ｂé就属于这种情况（Ｌｏｒｄ，

１９８９）。例如：

埃维语（Ｌｏｒｄ，１９８９）

（３０）é－犱ò犵狅犫é狔犲－á－ 狀ú．

他－ 出去 （说）转述代词－ 虚拟语气－ 吃

东西

他出去（目的是）吃东西。

从例句中可以看到，被说明对象的前一个动

作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后一个预期目标，标明这两

个动作的指向关系的就是由言说动词发展而来

的ｂé。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戈卡纳语（Ｇｏｋａ

ｎａ）、巴卡语（Ｂａｋａ）、科兰科语（Ｋｏｒａｎｋｏ）和林加

拉语（Ｌｉｎｇａｌａ）中。同样，克里奥尔语中也会出

现类似的发展演变趋势。Ｅｂｅｒｔ（１９９１）指出，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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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南克里奥尔英语（ＳｒａｎａｎＣＥ）中ｔａｋｉ就先由

表示言说义的实义动词发展为类似于英语中

ｔｈａｔ的小句从属连词，再进一步扩大适用范围，

也能够引导目的小句，成为目的小句从属连词。

据Ｓｔｏｌｚ（１９８６），尼日尔克里奥尔荷兰语（Ｎｅｇｅｒ

ｈｏｌｌａｎｄｓＣＤ）中ｓｅ（ｅ）也经历了功能稍有不同但

发展演变方向几乎一致的过程：ｓｅ（ｅ）由最初的

“说”发展为可以引导宾语从句的标句词，然后再

发展为可引导目的小句的从属连词。

最后，言说动词用以表示比拟关系是语法化

的又一种发展方向。谷峰（２００７）曾经指出，上古

汉语中“云”可作传信语气词，表达不确定、不确

信的语气，可以理解为“好像、大概”。如：

（３１）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史记

·伯夷列传》）

此例中“云”体现的是不确信义，表明说话者

对于所说内容的推测，体现了无法肯定其真实性

的语气。科兰科语（Ｌｏｒａｎｋｏ）中也有类似的演

变。表“说”的言说动词ｋó语法化为íｋｏ，字面义

为“你说”，实际已经虚化为连词，表示“像、好

像”。例如：

科兰科语（Ｋａｓｔｅｎｈｏｌｚ，１９８７）

（３２）à犿á－狉犪 à －狀犪犽é狉犲犾á．

第三人称：单数 做－ 时体语气标记 像第三

人称：单数 时体语气标记

传递－ 时体语气标记 号角 后置词

他似乎把号角传给别人了。

类似的情况还有瓦伊语（Ｖａｉ）中表示“说”、

“假定”、“认为”的ｒｏ，与表示第二人称单数的í

组合使用时结构本为í＋ｋｏ，随着使用频率的增

加这一结构固化为íｋｏ，成为前置词，表示“仿

佛”、“好像”、“像”等语义。泰米尔语（Ｔａｍｉｌ）中

ｅｎ，经由表具体行为的言说义动词发展为表

“像”的比拟义动词ｅｎａ。莱兹金语（Ｌｅｚｇｉａｎ）中

ｌｕｈｕｄｉ（ｌｕｈｕｎ的古体将来时）与ｎａ（“你”，作格）

组合为ｎａｌｕｈｕｄｉ，成为相似标记，表示“好像”

（Ｈａｓｐｅｌｍａｔｈ，１９９３）。西非皮钦英语（ＷｅｓｔＡｆ

ｒｉｃａＰＥ）中ｓｅｙ也能用于表示“类似”义（Ｌｏｒｄ，

１９８９）。Ｈａｓｐｅｌｍａｔｈ和Ｂｕｃｈｈｏｌｚ（１９９８）也对欧

洲语言中比拟结构表达方式的进行过相关研究。

４．“说”的语法化路径

言说动词“说”具备较多语义及语用功能，各

功能之间的演变关系比较复杂，发展的先后顺序

也有所不同。

首先，在言说行为领域内部，“说”的演变沿

言说行为＞引语功能＞引用功能＞传信功能这

一路径发展。“说”首先用于表示具体的言说行

为，进而可用于对于他人言论的直接转述，再由

直接引用发展为间接引用，从而由引语功能发展

出引用功能。也就是说，“说”从指向具体言说行

为逐步发展为可指向所说的具体内容，因而获得

引用功能和传信功能（乐耀，２０１３）。为了表示所

说内容并非说话者本身想法，而是来自于第三方

信息源，言说动词在引用说话者本身也不确定事

实和信息的说明过程中逐步发展出了传信功能。

其次，“说”还经历了言说行为＞言说成果的

发展过程。从最初指称言说行为发展为指向由

此行为导致的后果体现了跨越不同认知领域的

投射。概念化的心理机制使我们能够以行为代

替结果，而对行为与后果之间必然存在的因果关

系的认识根植于我们的日常经验，是借喻得以产

生的认知基础。一旦这种借喻关系得以确立，所

指范围会随着使用使用频率而产生一定变化。

在言说成果领域内，“说”进一步发展，从最初可

以用于指称一切言论到专指具备限定特征的文

体，可以看到其词义范围在逐步缩小。

当然，“说”指称的内容还可经由言说行为领

域发展到言说标记领域，即言说行为＞言说标

记。在叙述过程中，说话者除了要说明具体状况

内容之外，往往还倾向于同时说明造成前述状况

的事件原因。此类内容的高频次出现使得与之

组合同现的言说动词借由语义渲染而逐步借渡

到表“原因”的隐含义。同时，语言的使用为了达

到高效目的，说话者既要运用多种表达手段以吸

引听者的注意力，在此基础上还要尽量精准传递

信息。加之说话者有时对于所说内容也不一定

有完全正确的理解，作为一种生动形象的表述手

段，对某方面有相似性的事物进行类比势必会成

为说话者常用的一种表达方式。随着这几类结

构的广泛应用，言说动词能用于表达“原因”、“比

拟”等语用功能被固定下来，最终成为能够标明

“原因”义的或“比拟”义的语用标记。

此外，由于句子中说话者本身及其所执行的

言说行为与表述的信息在很多时候并不是完全

平等的内容，说话者本身与言语行为处于句子基

本层面，属于构成一个完整句子结构的最底层，

而被言说的信息则属于从属地位，用以说明言说

动作的具体内容和执行结果。由此发展则言说

动词逐渐可用于表示从句／分句／小句与主句的

从属关系，并最终固化为标句词，揭示从句／分

句／小句的附属地位。由言说动词引导的内容制

约，标句词后常见的从句／分句／小句多表示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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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条件或目的，即在什么前提情况下会说或

是说是为了达到何种目的，因此再度衍变出表条

件义和目的义的语用功能。

对于不同领域间的发展关系，我们可用下图

表示：

表３　“说”的语法化路径

言说行为

言说行业→引语功能→引用功能→传信功能

 言说成果（泛指专指）

 言说标记（原因、比拟、标句词）

　　５．“说”的语法化动因及机制

吴福祥（２００５）曾经指出，“说”类词的虚化／

语法化在人类语言中具有共性。同时，任何语言

现象的产生和发展也会受到内部多种因素的影

响。现代汉语中“说”的语法化既有语言发展演

变共性因素作用，也有汉语自身独有的特点。

５．１高频使用

作为核心言说动词，“说”的语法化与它的高

频率使用有着密切的关系。Ｔｒａｕｇｏｔｔ（１９９６）认

为，语法化的先决条件之一就是频率（Ｆｒｅｑｕｅｎ

ｃｙ）。我们对多个语料库中的“说”进行了词频统

计，其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４　“说”的词频统计

语料库 北大语料库 朱氏语料库 口语语料库 现代汉语语料库

总字数 ２９４２７９０ ６１４７９５０ ９６４５９２ ２０００万

出现次数 ９５８９ ２６７４６ ５４９６ ６０８１１

出现频率 ０．３２５８ ０．４３５０ ０．５６９７ ０．３９１１

排序 １１ ７ １２ ２９

　　 可以看到，四个语料库中搜集的语料侧重

点虽各有不同，但却得出了类似的统计结果，充

分说明“说”在现代汉语中的地位和重要性，即使

用频率极高的核心词汇。彭睿（２０１１）曾经指出，

频率对于语法化的实现具有决定性作用，作为最

高频词汇之一的“说”毫无疑问完全具备语法化

的充要条件。在李秉震（２００９）看来，“说”的语法

化就是由于常出现在引用内容附近，高频率的共

现使之逐步成为话题和列举标记。如：

（３３）优势是天生的，你不能再说它不公平

了。再说，中考体育也算５０分的。

例句（３３）中的两个“再说”功能不同。第一

个“再”表示承接义，承接上文已有信息，“说”表

具体言说动作，两个词语各自独立；而第二个

“再”在表承接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同时“说”

丧失具体语义，“再”和“说”不再分开理解，合成

一体后成为具有话题转换功能的转换标记。

５．２语义漂白

Ｍｏｒａｖｃｓｉｋ（２００７）认为，一个语言形式使用

频率高、范围广、人数多，其用法和所指必然会产

生变化，词汇项随着时间推移通过形式衰退和语

义漂白而变成语法成分是比较常见的演变倾向。

李晋霞（２００５）和李宗江（２００９）都认为“说”在用

于介引小句的过程中，具体语义内容逐渐丧失，

实际言说动作的语义逐渐虚化，所指对象也由具

体至抽象，从表概念意义发展为表主观意义，直

至对于句子真值不再具有实际意义，仅用于标明

从句／小句结构，成为引导从句／小句的标记，实

现语法化。比如：

（３４）说是当群众演员，也并不是你在那边站

站、走走、吆喝吆喝就行的，也需要有“演技”。

可以看出，“说”在例句（３４）中，已经没有实

际言说语义，仅是标示句子的标句词，以引导下

文言说具体内容的出现。

５．３重新分析

在“说”语法化的过程中，句法结构层面的重

新分析机制也起到了加速语义虚化的作用。

Ｌａｎｇａｃｋｅｒ（１９７７）将重新分析定义为：“一个或一

类表达的结构变化，这种变化不包括它任何直接

或固有的表层显现的修饰关系”。这种变化在

“说”类话语标记发展演变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清

晰，如：

（３５）你说你整天跟人家在一块儿，怎么就

学会了玩儿，好的一点儿没学着呢？

“你说”与表负面评价义的“你Ｐ”结构共现

次数多了之后，组合层次逐渐产生了变化，“你

Ｐ”部分“你”是固定不变的，有变化的只是Ｐ，因

此不变的“你说”和“你”开始靠近融合成一个整

体，而每个句子都会根据具体表达意图的变化而

随之产生变化的Ｐ被切分出去了。这样最初的

“你说／你Ｐ”经过分解并二次组合后，形成了“你

说你／Ｐ”形式。其发展过程可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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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


你说／你Ｐ
　　
你说／你／Ｐ
　

你说你／Ｐ

图５　“你说你”的重新分析

可见，“说”的发展经历从最初表具体言说行

为到逐步失去实际语义指向，与后述内容关系不

再密切，从而在语义上能够切分成不同单位，重

新分析后在句中地位和功能随之产生变化，组合

后形成话语标记。

５．４转喻机制

认知语言学认为人类语言发展受到人类认

知的发展约束，而人的认知发展总是由具体到抽

象，从实物到概念。在我们对世界进行概念化的

过程中，隐喻和转喻是有力的认知工具，不同认

知域之间的投射关系使得语法化成为可能（沈家

煊，１９９８）。通常来说，转喻的目标是指称一个实

体，这个实体由目标概念通过源概念进行指称。

目标概念所在的域为目标域，源概念所在的域为

源域。Ｌａｋｏｆｆ和Ｔｕｒｎｅｒ（１９８９）提出源概念和目

标概念通过邻近关系连接，如“部分—整体”、“内

部—外部”、“原因—结果”等关系对，Ｌａｎｇａｃｋｅｒ

（１９９３）则认为这个投射过程能够实现的认知基

础是“参照物———目标”关系。“说”通过投射实

现从具体言说行为到言说内容再到特殊文体的

发展演变，多次转喻是其内在动因。如：

（３６）赖清德“亲中爱台说”打的什么算盘

吴剑锋（２０１１）指出，“说”从具体言说行为转

指该行为产生的结果，推动这一转喻过程的是广

义的因果关系，因为动词表示的过程与产物存在

直接的原因—结果关系，过程作为在心理上访问

产物的最佳参照点，符合“原因转喻结果”模式。

而一旦行为方式“文本化”并形成类名，则会产生

第二次转喻，由文本构成的独特要素而形成特定

的文本惯例，这种惯例便会成为类分文体的内在

依据，从普通的文本样式转指具有特殊形态的专

门文体，其认知基础是整体—部分关系。例句

（３６）中，最初赖德清必然发表了含有“亲中爱台”

相关信息的言论，说出的话被取其要点加以归

纳，最终被人命名为“亲中爱台说”，表明这番言

论的独特形态特征和表述上带有的文体形式。

５．５主观化与交互主观化

Ｌｙｏｎｓ（１９８２）认为，主观化是语言为表现说

话者的主观性而采用相应结构形式或经历相应

演变的过程。在 Ｔｒａｕｇｏｔｔ（１９９５）看来，主观化

则是说话人越来越从自我的视角出发，用会话隐

含义或语用推理来表达未用语言形式表达的意

义。主观化过程“涉及说话者态度编码的增加，

如信念、事实评价或个人对断言的承诺。认知义

和传信义增进了说话者态度的信息内容，强化了

说话者的知识、信念及对命题的态度”。“说”的

使用从说话者指向发展到听话者指向，其所述内

容从客观命题向主观态度转化。如：

（３７）所以我说这个世界与人相处，最好的管

理就是尊重他，爱护他。

“我”作为形式上的主语本身即带有说话者

的主观性，“说”在动词行为义上具备陈述观点的

意味，加上主观表达的需要，使得“我说”能够从

客观表达对象演变为表达说话者对命题的观点、

认知和态度（刘，２００８）。而且，“我说”不等于

“我”和“说”的简单相加，而是具有多种语用功能

并赋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尹海良，２００９）。例句

（３７）中即是此种用法，即使删掉“我说”对整个句

子的真值也没有影响，说明这里的“我说”已经不

再具有命题义，而转为提醒听话者注意，开启新

话题，表达说话者的主观认知。

再如：

（３８）有修养的人都不会当面顶撞上司，你说

对不对？

可对比一下：

（３８）有修养的人都不会当面顶撞上司，对不

对？

在反问句、感叹句和带假设复句的陈述句这

类议论环境中，“你说”具有交互主观性功能。并

且在语篇中“你说”的前后往往有呼应的其他标

记出现，这种互动标示了小句的交互性（鲜丽霞，

２０１２）。同时，“你”和“说”的共现使用加强了主

观化和交互主观化倾向，体现了说话者对听话者

态度的关注（盛继艳，２０１３）。从例句（３８）中可以

看出，两个句子在命题意义上没有区别，“你说”

仅为体现说话者主观意图，语用功能在于对反问

句所表述内容进行导向，提醒听话者关注所传递

的信息，希望听话者能够认同自己的观点，或与

自己的看法保持一致。

６．结论

言说动词“说”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有８个

义项，分属言说行为、言说成果和言说标记三个

不同领域，具备言说、引语、引用、传信、从属和标

句词多种功能。与汉语方言及其他语言对比可

知，现代汉语中“说”的语法化方向和结果并非孤

例，如发展为标句词、传信义、引用标记和从属连

词。当然，有些语言中言说动词的某些功能，如

表原因、条件，以及发展为目的格或比拟格，在现

代汉语中并不存在。

“说”的语义沿不同方向演变：（１）在言说行

为领域内部表现为言说行为＞引语功能＞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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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传信功能；（２）言说行为＞言说成果；（３）

言说行为＞言说标记。从指向具体行为泛化到

指向抽象概念，并可与其他语素结合成为表示多

种不同功能的话语标记是其基本演化过程。

最后，现代汉语中“说”的语法化经由高频使

用、语义漂白、重新分析、转喻机制及主观化和交

互主观化等多种动因推动，其发展方向符合语言

发展的整体趋势，具有类型学意义上的参考价值

和研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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